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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境》是刘继明耗时多年推出的长篇

新作，小说以一种极具代入感的叙述，全方

位、立体化、“共时性”地描述了近40年的改

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沧桑巨变，涉及许

多历史事件和社会思潮。这种描述不是当

下许多作品中常见的碎片化和娱乐化的方

式，而是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理性的反思，体

现出一种思想的气质。《人境》是一部有“声

音”的小说，众声喧哗，有如交响音乐中的

“总谱”，同时又呈示出一种“复调”结构：既

有来自外部世界多重声音的相互交响、相互

纠缠、相互渗透和相互博弈；也有来自作家

（作品叙述人）内心两种声音的斗争和挣

扎。小说上部写的是人与土地共处的“大世

界”，下部写的是文人圈子的“小世界”，彼此

构成了一种对应和对话关系，使我仿佛看到

一位风尘仆仆的思想者在登上理性的山巅

之后，又向着感性的沃野做深情的回归——

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凯旋。正因如此，刘继明

才有了对于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的独特表

达。他对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秩序有着天然

的向往和敬畏，有对江汉平原上那个叫神皇

洲的小村深刻的眷恋。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和奋斗着的人们，以及大自然中的生灵与草

木，都经过了作家情感的过滤，如同地毯上

凸起的花纹，有一种毛茸茸的质感，譬如那

叫大林、小林的两只小刺猬，在我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

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功能，不仅仅是讲

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塑造让人

过目不忘的人物。在我看来，塑造人物比讲

故事要难得多。在以往写农村的长篇小说

中，我们一提起《创业史》就会想到梁生宝，

一提起《艳阳天》就会想起萧长春。这些以

小说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当时的

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人境》的主人公马垃，

对上述人物形象既有继承更有发展。梁生

宝和萧长春是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

中体会到阶级地位的历史性变迁，又在经济

制度的变更中辨清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作为

集体经济的带头人，他们身上极大地焕发出

主人翁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而马垃是

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经历从亢奋到失落、

从受挫到思考的命运的沉浮荣辱。比较而

言，无论梁生宝还是萧长春，都未曾经历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物命运的沉浮和人性

的嬗变，所以马垃这个人物比梁生宝和萧长

春显得更加丰富和立体，也更具悲剧色彩。

在马垃上小学的时候，他心目中的榜样就是

哥哥马坷和女知青慕容秋。哥哥的英雄主

义气质影响着马垃，慕容秋的书籍培养了他

的阅读习惯。马垃在替哥哥与慕容秋传递

书籍和信件的过程中，完成了爱情启蒙。当

马坷为抢救生产队的种粮而英勇牺牲成为

烈士之后，哥哥一直是他奋斗前行的动力，

可以说，哥哥对马垃的成长和人格塑造起了

关键性作用。

诚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对世界有各式

各样的解释，但问题在于如何改造这个世

界。在当今中国，知识精英们在许多时候参

与了各项改革的蓝图设计。马垃以边缘人

身份感受着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这使他比

精英们多了一份来自草根大众的“感同身

受”。回乡创业是马垃理性思考的结果，他

将全部热情投入到乡土中国的再造，而神皇

洲就是他的“实验基地”。在马垃身上，既有

欧洲理想主义者的道德情怀，也一脉相承着

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侠义精

神。马拉在神皇洲创建“同心合作社”的实

践启示我们：在中国，土地问题是历史的、现

实的，也是未来的，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

革，都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未来的中国

也离不开土地问题。专业合作社作为中国

农村方兴未艾的一种新型经济组织，正在重

新把中国农民组织起来，这必将成为一种不

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马垃的悲剧和他的启

蒙老师逯永嘉很相像，他们都是先行者——

逯永嘉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马垃是再造农

村的先行者。先行者往往因为力量孱弱而

遭受失败，然而，他们却对后来者具有巨大

的引领作用。马垃这个形象的价值就在于

他是个思想的先知先觉者，也是个脚踏大地

的实践者。

《人境》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慕容

秋。如果说马垃的启蒙老师是自由主义者

逯永嘉，那么对慕容秋世界观影响最大的是

共产主义的信奉者马坷。马坷是生产大队

的团支部书记，慕容秋是省城里下乡插队的

知青。慕容秋喜欢马坷积极上进的实干精

神，同时也认同马坷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信

念。慕容秋身上知识青年特有的精神气质，

也深深吸引着马坷，他从慕容秋给他推荐的

优秀文学作品中汲取了很多精神营养，两个

人从志同道合走向了情投意合。不幸的是，

一场大火终结了两个人的初恋——马坷为

抢救集体财产而牺牲了。生活中的这个偶

然事件改变了慕容秋的命运。全国恢复高

考之后，慕容秋考上了省城一流大学，并留

校当了老师，其间她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

姻。随着慕容秋生活面的展开，《人境》下半

部也渐次展开，以慕容秋的遭际牵出了人文

知识分子的“小世界”。在这个知识分子的

小圈子里，充满了各种名利的争夺，充满了

各种小气的行为，甚至龌龊的举止。作为一

心想做学问而远离校园政治的慕容秋，很难

独善其身，有时不免随波逐流。然而在接触

马垃以后，慕容秋对自己的生活做了深刻的

反省。她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和研究

方法，重新回到神皇洲，和马垃一起探索农

村合作经济的新课题、新道路。

在《人境》里，逯永嘉和马坷并非贯穿性

的人物，他们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是这

两个人物深刻地影响着马垃和慕容秋。不

同的是，先知先觉、多才多艺的逯永嘉死于

利己，单纯执著、信仰坚定的马坷死于利

他。而深受逯永嘉影响的马垃和深受马坷

影响的慕容秋，却在新的思想起点上殊途同

归——他们都要告别旧我，走向新我。

总之，正因为刘继明把主客观世界融为

一体的叙述，才使《人境》达到了历史与美学

的高度统一。小说以一个开放式的结尾结

束，书中许多人物的命运走向都处在变化之

中，和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革一样，充满

了危机也孕育着希望。正如刘继明在后记

里写的那样：“30多年过去了，中国当代文

学创作在经历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名词

新潮流的冲刷之后，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

点，任何花哨迷乱的外衣都无法遮住文学内

部的苍白和危机。当下中国社会及其文学，

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出发和新一轮的释

放。”但愿《人境》成为一只报春鸟，使更多像

刘继明这样有担当、有理想的作家，从中国

的大地和现实重新出发，去迎接新一轮文学

和思想的“日出”。

（《人境》，刘继明著，作家出版社2016
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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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文化的启

蒙运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公众开启

了一道希望之门。五四文学用新文化的

人生观价值观感受、理解、思考衡量、评

价历史、社会和人生，批判旧生活，憧憬

新生活。鲁迅的《阿Q正传》开启了乡土

文学对农民悲惨命运和愚昧精神的透

视，随之便是茅盾的《蚀》三部曲、叶圣陶

的《倪焕之》等多位作家作品，对现实作

了细密描绘、深入剖析，催人觉醒。文学启蒙的传统

浸润了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作家。而不久前，一位佛

门高僧却对一位作家感慨说：“这30多年，因西方现

代主义文学的流进和文学的名利化、商业化的蔓延，

文学的启蒙品质渐被消解，许多作家的迷惘也纵容

了人生迷惘……”这显然是深怀忧患的醒世之言。

然而，我们惊喜地发现，江苏作家陆涛声继承鲁

迅精神，长期倾情农村，甘守寂寞，关注现实人生，坚

持创作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从文化角度对农民劣

根性——即小农意识当代性表现作审视与解析，痴

心地担当着呼唤觉醒开启民智的责任。归根结底，当

前各种腐败现象和社会不良风气几乎都与小农意识

有关，是改革前行的阻力。而陆涛声的长篇小说《梨

花梦》，通过男主人公柯正华之口提出了一个新名

词：“大农民”。这显然是对小农意识的革命。

长期以来，小农意识的短视、狭隘、虚荣、好走极

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产生了无可估量

的负面影响。小农意识，不仅仅是现实中农民身份

的人有，各社会阶层甚至号称精英的人也有。《梨花

梦》描写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一批农村年轻

人走出高中、大学校门又回到农村。他们有一定文

化知识也有新的视野，但又或多或少带有

小农意识，面对商品经济大潮带来的多种

观念撞击，选择了不同的人生目标，也经历

了不同爱情婚姻的悲喜剧，展示了不同的

品性和灵魂：李亚娟是村支书的女儿、柯正

华的高中同学，一直明恋柯正华却遭父母

反对，她能抗争，却又有权力的优越感，怀

有用父亲权力佑护柯正华创业的心愿，然

而这恰恰犯了柯正华反感权力干预的大

忌；她最终被父母安排嫁给乡里首富之子，

满足于逛商店购物的享受，安于依附而放

弃自我价值实现。柯正华同学蒋惠东，学了

钣金冷作技术在工程队当技工，收入并不

低，却羨慕工头轻松赚大钱、高消费、有情

妇，弃工“经商”，臆想依赖权力赚钱而讨好

官员，为维持当“老板”的虚荣面子，盲目追

逐时髦，然则屡经营屡失败，最终陷入困

境。乡副业办副主任杨志远，利用经济改革

规范的不完善，大搞权钱交易；还通过欺

骗、陷害等手段，掠得了陈玉姝的“爱情”；

行事大胆疯狂，有流氓无产者习气。树苗供

销商吕荣坤，性格豪爽率直，但要面子好做

老大且易轻信，遭暗算而损失惨重。当民办

教师的玉姝爹，因工资低，见邻居赚钱而心

里不平衡，为另寻财路一度不专心于教学。

没文化没技能而贫穷的土根，当过兵在首

长身边服务过，意外得到老首长关照，“采

购”煤炭轻松发了家，便觉得有了地位有面

子，许愿帮玉姝爹找干部说情，安排树苗销

路。土根的马脸老婆，因暴富而得意忘形，无知、刻

薄，竟对当教师的玉姝爹一家颐指气使……这些人

表现了不同的人性弱点，根源都脱不开小农意识。

然而，小说中更着力刻画的，是陈玉姝和柯正华

两个艺术形象。

男主人公柯正华从小受到“右派”父亲和大学

教授舅舅的熏陶，读中学时受民族资本家沈九如先

生资助家乡办学的情怀感染，读大学时又被爱国华

侨陈嘉庚爱国事迹感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畜禽

研究所，因遭遇不公而辞职回乡养鸡。对于大农

民，他的理解是“有文化，有见识，有气度，有教

养，有担当，眼光能看大局，视野能及世界”。他

以当“大农民”自勉，他按市场需求规划发展，培

育新品。曾几次遇到刁难，在屡经挫折中不断发

展；他还计划把养鸡场改建为科研、饲养、营销中

心，探索出一条农村养殖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的新

路，以让农户代养方式帮助周围贫困农民致富，从

一家到30多户，计划达到上千户。他也有认识的

局限性，也造成失误，然而事后总能严格自我反

省，“能勇于否定自己该否定的方面，重新找回公

正”。他坚持实事求是，宁可不评劳模，也不肯虚报

数字。他认为“跟风，永远找不到正道。“退一万步

说，即使政策有变，所创造的一旦不属于我个人，终

究还是社会客观存在，抹杀不了，我的脚印终究留

着。”这就是大农民的境界。他不断探索真理、觉悟

人生，是农民队伍里对自身阶级局限的自审者、叛逆

者，把农村改革当作一次人生的洗礼。

女主人公陈玉姝与柯正华本是青梅竹马，相知

相惜。她当民办老师的父亲求财心切，遇危急时受

到了杨志远的“救助”，迫使她陷入杨志远结下的蛛

网，被他掳进怀抱。她性格软弱，有依附性，易轻信，

也一度迷失于富有生活，酿成了婚姻悲剧；经历生死

之劫、剐心之痛后，她从教训中觉醒，重新认识人生

的意义和价值，人格走向独立，并再次经受了感情纠

葛与权力优越的考验，一步一个脚印地创出自己的

事业，觉悟到“幸福只是行动的热情与创造的满足”，

努力创造机会帮助更多人就业脱困，最终也成长为

“大农民”。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名著《怎么办？》中女主

人公薇拉这个艺术形象，是沙皇独裁统治没落与俄

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的转型时期孕育出来的，

小说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薇拉是个“新人”。

《梨花梦》中“大农民”产生的时间，也是改革开放带

来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观念撞击与交糅时期，即历

史性变革的转型时期。柯正华与陈玉姝脱颖而出，

是新一代农民中的觉悟者，眼光从乡村放远到都市、

海外。反映了新一代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的自我批

判、自我觉醒，完成了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转变与境界

升华，是凤凰涅槃，也是破茧成蝶，是中国农民中的

“新人”。这支农民队伍内部产生的自我觉醒与升

华，比来自外部的批判珍贵十倍百倍。虽然在当时

的农民中还不是多数，但代表了农民跟上现代文明

的脚彻底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

陆涛声是第一个描写“大农民”的作家，突破了

传统的农民题材的创作。小说情节人物命运由人物

性格决定，合情合理，真实感人，由主要情节派生衍

发的情节，出乎意料之外，入于情理之中。无论是刻

画“新人”成长，还是小农意识的现实表现，都极其用

心地描写他们各自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示了他们矛

盾的心路历程，特别细腻特别精微，可读性很强。人

物所作抉择，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能唤起读者

与小说人物一同进入心理体验，甚至读者也会自身

试作假设性抉择，总结经验、教训，获得启迪，产生觉

悟。这正体现着新文学的启蒙精神。小说中多处诗

意地描写了梨花。梨花梦，是柯正华和陈玉姝的创

业梦，更是灵魂自我更新的梦；其实也是涛声希望

传统农民成为新人“大农民”、改善民族整体素质

的梦。笔者以为，面对当代人信仰、道德、价值观

的现状，当代文学应当回归启蒙传统。

（《梨花梦》，陆涛声著，凤凰出版社2016年6月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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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整理的《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在

北京出版引起极大关注，京沪两地举办了

多场研讨会，也有一些相关论述发表流

传。事实上，该书台湾版2014年5月甫一

出版，就颇受读者欢迎。《无悔》跨越近百年

的时空历程，既是革命者陈明忠的生命史，

也是台湾不同时代政治压迫与庶民抗争的

历史记忆。

陈明忠特殊的革命经历与广泛的社会

参与使《无悔》超越一己的生命体验，富有

历史感、时代感与公共性。他是诸多历史

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吕正惠在序言里

写道：“陈先生的一生，不但呈现了台湾近

70年历史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曲折地反映

了中国人的现代命运。”

赫顿说过:“不是历史能否发掘回忆，

而是回忆给历史留下了什么。”陈明忠的口

述使历史事件有着丰满细节、现场温度与

情感波澜。《无悔》以无数生动例子告诉读

者，日本殖民统治才是台湾人悲情的缘起，

日据下台湾人是二等公民，毫无尊严可

言。与台湾不少知识者类似，陈明忠的民

族意识萌发于殖民歧视，自认为是日本人

的他在高雄中学被叫“清国奴”、被打、被群

殴，从此走上反抗道路。民族歧视令他意

识到压迫结构的不合理，对于地主佃农的

阶级关系开始反省，加上阅读左翼书籍，渐

渐生发出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

《无悔》呈现的诸多殖民体制压榨农民

服务战争的事例，破除了殖民现代性幽

灵。日据时期，农民无法自主，农民反抗运

动不断。赖和、吕赫若等人的作品也曾不

遗余力地表现了彼时农民的挣扎与反抗。

台湾光复，民众热烈欢迎祖国军队。

可惜，当时国民党腐败统治导致1947年

“二二八”事件爆发，作为台中农学院学生，陈明忠参

加了谢雪红领导的武装部队，同时不忘保护外省老

师。何为真实的“二二八”？事件起因是官民冲突、阶

级矛盾，彼时整个中国类似抗议事件风起云涌，并非

只有台湾发生此类冲突。国民党接收失败与“二二

八”，使台湾进步青年开始左倾，寄希望于“红色中

国”。“二二八”促使红色血脉在台湾迅猛发展，陈明忠

即是“二二八”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台湾地下组

织的。

陈明忠坦言，来大陆时，有人问他“你是蓝的？还

是绿的？”他回答：“我是红的。”反共意识形态与“台

独”史观影响下的历史记忆颇为盛行，左翼民族主义

的红色记忆却湮没于历史尘埃，不为一般读者所知。

李娜认为，“85岁的陈明忠先生不会标榜功绩，不会

在意一己得失，更不会‘悠然抒怀’，回忆，依然是为了

现实的斗争”。《无悔》一方面针对“台独”史观，一方面

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叙述，由丰满生动的细节搭建起

一个真切昂扬的红色历史叙述。

1949年国共内战失利的国民党败退台湾，在美

国的支持下大肆肃清岛内左翼力量，连日据时期赴大

陆抗日的钟浩东都被国民党判处死刑。陈映真认为

50年代的白色恐怖“就国内而言，它是国共两党长期

以来阶级内战的延续。就国际而言，它是战后美苏二

体制对立下，在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全球反

共大协作体系布局下的一个环节，使无数

无辜群众被牵连被冤枉”。不少人入狱前

懵懵懂懂，入狱后的政治学习与受难者的

互相请教反而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认

识水平，为此他们自言“监狱是大学”，甚至

互称“老同学”，此前有一本受难者访谈录

即名为《绿岛老同学档案》。

牢狱生涯成为精神升华之所在，于陈

映真亦如此。牢狱生涯同样令陈明忠更加

坚定左翼的理想信念：“冯锦辉、钟浩东、张

伯哲临刑前的勇敢和坚定，他们的影子一

直留在我脑海中，让我下定决心，要跟着他

们的路走下去”。《无悔》既是个人抗争史，

也是台湾现代史的缩影。历史叙述作为话语权力，与

意识形态、国族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悔》以

口述回忆的方式，通过个体命运与时代历史的碰撞，

呈现不同情境下台湾左翼势力的生发与衰微，揭开国

共内战期间台湾青年参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帷幕。

陈明忠始终不忘自己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

理想。他出狱后担任厂长依然为女工争取权利，70

年代党外民主运动印刷传播左翼书籍与大陆资讯，为

此再次入狱且备受刑求。保外就医后，他积极领导统

左派的组织建设。面对屡败屡战的艰难历程，陈明忠

自言：“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这条路就是要提着脑袋

走的，坐牢和牺牲都不能埋怨。假如人生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

福柯曾提出历史叙述总是代表其赖以生产的文

化，也依赖居主导地位的——包括政治的——表达形

式。80年代初，陈映真小说《山路》《铃铛花》《赵南

栋》就突破禁忌书写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

蓝博洲在《幌马车之歌》《台共党人的悲歌》等书中对

白色恐怖牺牲者的挖掘更是不遗余力。毋庸置疑，

《无悔》延续了陈映真、蓝博洲重建台湾“统左派”革命

历史叙述的实践。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陈明忠著，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4月出版）

传记文学《感谢故乡》由王宏波写于高莽先生90华诞之时，解读了高莽先生在出生

地哈尔滨度过的童年、少年、青年岁月。

用真实的文字书写历史，用真实的素材书写人物，还原名人和城市的真相，还原人

物和历史的原滋原味，这是传记作家的责任。王宏波与高莽先生均是哈尔滨人，有着多

年交往和友谊。近几年，作者在高莽居住过的地方多次考察，走访知情人，并与高莽先生

面对面交流，积累了大量素材及细节，摆脱了种种虚张声势和“载之空言”的浮泛。

在《感谢故乡》一书中，作者以人为本，以真实为原则，做到了人真、情真、事真、景

真，仿佛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令读者真切感受到高莽先生的心灵世界和精神追求。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

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作者了解哈尔滨的历史和高莽先生在

哈尔滨的经历，所以写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书中不但能读出高莽先生的气质个性，同

时也能读出作者的真功夫和硬功夫，既真实可信，又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哈尔滨文化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中东铁路建成

时，30多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拥入哈尔滨，带来了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哈尔滨有30万人口时，其中就有20万俄侨。王培英在《论俄罗斯

文化对哈尔滨的影响》一文中说，移民们“把俄罗斯文化引入了哈尔滨，在建筑、教育、文

学艺术、饮食服务、语言等许多方面，留下了俄罗斯文化符号，而变得更加精致多彩”。

由于自幼受到中西文化的影响，高莽的成长与俄罗斯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

书中，作者不惜笔墨阐述了高莽与俄罗斯文化的情缘，剖析他热爱俄罗斯文学和艺术的

原因：讲授俄罗斯文学课的女教师，本身就是俄罗斯人，总是声情并茂把小说中的情节

讲得活灵活现，如同她亲历一般。高莽被老师那带磁性的声音感染着，也仿佛亲身经历

了老师讲述的故事情节。老师讲果戈理的讽刺剧《钦差大臣》时，乌克兰农民欢乐的场面

和对达官贵人的鞭挞，让高莽和同学们笑得直不起腰。

高莽爱画画也是受到俄罗斯作品的影响，他跟三位俄罗斯画家学过油画，其中一位

是列宾的学生。高莽曾经谈过：“我之所以能够与俄罗斯的文学接触，因为我生长在哈尔

滨，这个城市的外民族中以俄罗斯人最多，我就读的基督教青年会学校，同学中也以俄

罗斯人为主，还有乌克兰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犹太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等，大家在一

起都讲俄语，接受的是俄罗斯文化。这从小就培养了我对俄罗斯文学的一种热爱。”

《感谢故乡》从大处着眼，小处落墨，细腻而不琐屑，生动传神，情感浓郁鲜活，细节

逼真。比如，书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孩提时的高莽在外面玩的一身水一身泥地回到家，

水顺着衣襟、裤脚往下淌，一会儿便汪了一地，他可怜巴巴地望着妈妈。妈妈从床下拽出

白洋铁皮打的椭圆形澡盆，把水壶里的热水哗哗地倒进去，又从外屋的水缸里舀出一盆

凉水，蹲下身一只手把水盆搭在澡盆的檐上，往里面倒着水，另一只手在里面搅动着，试

着水温。细小的动作和细微的生活情节将人物与情感勾勒与刻画得更为生动。

作者用心谋篇布局、有取有舍，将高莽的成长历程步步推进、层层展开。书中还讲述

了一段小插曲：新中国成立前夕，俄苏文学研究的资深专家戈宝权先生准备到苏联去，

路过哈尔滨，看到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不少研究俄苏文学的文章和俄苏文学作品的译作，

便想同这些读者见见面，开个座谈会。他列出了一张名单，上面有一长串人名，可是到会

的只有高莽一个人。当戈宝权奇怪其他人都未出席时，高莽一看名单便傻了眼，原来名

单上所有的名字都是他的笔名，他只好怯生生地告诉戈宝权：“这些都是我一个人。”

“哈尔滨，像母亲一样养育了我！”这是高莽发出的肺腑之言。哈尔滨这座城烙下了

他的人生轨迹，也是他梦想起航的地方。

（《感谢故乡——哈尔滨的青春时光》，王宏波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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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莽与这座城高莽与这座城
——评传记文学《感谢故乡——哈尔滨的青春时光》

□金恒宝


